
32责任编辑：周玉宁 王觅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理论与争鸣/新闻 2018年11月30日 星期五

鲁阳时晚戈犹奋
——专访严家炎 □本报记者 丛子钰

本报讯 11月10日，“清新世界”第十五届清新文

化研讨会暨书画展在京举行，有关方面领导和文化艺术

界、传媒界人士近百人与会。此次活动以“传播清新思

想，构筑清新世界”为主题，旨在通过学术研讨、书画展、

书画笔会等多种形式，弘扬清新风气，提升清新格调，展

示当代优秀书画家、艺术家对清新风格的追求及其艺术

成就。与会者表示，清新思想立意高远，根植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今后要努力创作出更多相关文艺作品，为推

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欣 闻）

清新文化研讨会
暨书画展在京举行

严家炎先生一辈子与学问打交道，他也一直

相信，学问与人生是密不可分的，不但治学的目

的是为了有益人生，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表

现。中国传统文人多将“立德”置于“立言”之先，

为学做人都当需一点“傻子”精神，不计利害、脚

踏实地、坚守良知，耐得住寂寞，还要勇于承担。

严家炎先生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读华东人民革命

大学时校长舒同写给学生的告诫：“工作向上看

齐，生活向下看齐。”70岁那年，严家炎告别了大

学讲台，却仍一直在学问和人生路上继续坚守信

念。正如他所钟爱的那句姚雪垠留下的诗句：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邓林亦壮哉！”这位痴情

者还在为文学事业冷静思考，热情勉励。

文才初露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第

九集团军军长张治中率部与日军在长江口激烈

交火。住在宝山县的农民严锺榖夫妇带着少量

衣物、炊具和4岁的儿子逃难，数月后返回。他

的父亲严伯勋曾是清末秀才，其时年岁已高，就

留在杨行镇严家巷村的老宅里。适逢乱世，四处

横行的除了日本兵，还有一些趁机浑水摸鱼的土

匪盗贼。一年后严伯勋不幸在与盗贼搏斗过程

中遇害。严锺榖也因为长期胃溃疡导致胃穿孔，

在1946年去世了。

尽管乱世生活艰苦，但幸而家境还算殷实，

那个坐在篮子里跟着父母一同逃难的孩子严家

炎还是健康地长大了。从两岁起，祖父就开始教

他识字，到4岁时，他已经能认得上千个汉字。

回到严家巷后的第一个冬天，父亲请私塾老师给

村里的孩子们教授《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

但严家炎可以直接从《孟子》读起，读完《孟子》又

学了半部《论语》，继而是《史记》。上过两年私塾

后，严家炎到二里外的大庙小学接触了“新式教

育”。因为基础较好，他直接从三年级开始读。

如很多现代文学家一样，童年的严家炎偷偷地读

起了在传统观念看来是不务正业的小说，这些书

家里是不缺的，祖父和父亲留下什么他就读什

么。“甚至在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

偷着看小说。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杨家将》，第

二部是线装的《三国演义》，初中以后我的阅读面

就宽了，冰心、鲁迅和巴金的书我都开始涉猎。

那时候能接触到的西方小说不多，直到初三才看

了一些。”从那以后，严家炎就成了一个痴迷文学

的人。高二时，因为在《淞声报》上发表了两篇短

篇小说，他更是坚定了一生要与文学结缘的志

向。为了圆文学梦，他甚至违背家里的意愿，在

高中毕业后没有就读正规大学，而是走进了华东

人民革命大学，“一心想搞创作，自以为上生活这

所大学最需要”，半年结业后做了土改干部，经历

了6年劳动锻炼的艰苦生活。

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动

员知识青年读大学、读研究生，严家炎便以同等

学力参加考试，于同年9月报考北京大学，次年2

月入学，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四年制副博士研究

生（即硕士研究生），从创作转向研究之路。

1958年 10月，因为中文系急缺教师，他被提前

调去为苏联、东欧、蒙古、朝鲜等国20多位留学

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因为要从头做研

究，他采取了从疑点入手的研究方法。“这种方式

是一种舒卷两便、灵活可行的模式，它能适应多

种不同的范围。大到一场文化运动的评价，小到

半句文学口号的理解，都可采用这种方式应对。

我的有关五四的多篇论文，便是这样产生的。”这

一年早些时候，严家炎、胡经之和王世德受到《文

艺报》邀请，做了业余评论员，经常接到编辑部交

来的任务。虽然近似“命题作文”，严家炎仍然坚

持从纯欣赏者的角度去读第一遍作品，来为批评

建立起比较牢靠的审美基础。因此，在当时多位

评论家赞许《创业史》中的新人形象梁生宝时，他

提出了不同看法。1961年6月，《谈〈创业史〉中

梁三老汉的形象》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严

家炎指出：《创业史》里最成功的形象不是别人，

而是梁三老汉，他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却

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这一形象凝

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

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

感情。这篇文章当时也得到了作者柳青和作协

领导邵荃麟的认可，自此初露头角。

20世纪放眼望

正像现实主义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纯粹

记录，文学史也从来不是对作家和作品的纯粹记

录。那时，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条件还不

很具备，东北从1948年开始就对萧军的作品进

行批判，左翼文学内部也存在着宗派主义，都影

响到对作家、作品的正确评价，很多问题在编写

过程中只能回避。值得借鉴的从历史实际出发

的文学史教材还没有出现，比如1958年以后出

版的文学史中，甚至连丁玲、艾青、冯雪峰、姚雪

垠、黄谷柳等作家的名字都属缺席之列。

在编写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

严家炎顾虑重重，这套教材是从1961年3月开

始编写，最初由北京师范大学主持，但因为进展

不顺利，后交由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唐弢主编。

本来9月上旬时，严家炎刚接到通知，要接替冯

钟芸先生赴布达佩斯教书，结果等了5天也没有

消息。“教育部人事司在电话里说了，下个星期就

要我走，国际火车票已经预定好了。我专程拜访

冯钟芸先生咨询去那边教书需要准备些什么。

结果车票始终没有到我手里，后来布达佩斯那两

年也没有派遣中国教师做现代文学史的教学。”

其实是唐弢先生跟教育司商量将他留下，继续从

事教材编写工作，还规定了几条编写原则：一是

采用第一手资料，二是利用期刊已登的其他同题

文章，三是吸收已有学术成果，四是复述作品内

容时力求简明扼要，五是采取“春秋笔法”，褒贬

在叙述中流露。

在对现代文学史的范围裁定上，严家炎的观

点是开放性的，他认为将来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

中，也可以将旧诗文容纳进来，比如鲁迅和郁达

夫的旧体诗就写得相当好，不能要求传统文体在

现代一概废除，只要它的思想是现代的，当然可

以在现代文学里占有一席之地。而现代文学史

在晚清的开端，相较于王德威所认可的戊戌变

法前后，严家炎认为应该提早到10年前黄遵宪

《日本国志·学术志》里提到“言文一致”、肯定

“俗语”观念出现之时。他说：“它就是我们20

世纪文学史的发端。那里面提出要让广大的国

民群众——‘农工商贾妇女幼稚’都有文化，文

学也应该让国民都能读，这是在1887年。”这时

刚好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申报》诞生不久，现

代传媒为现代文学打开了通向大众的通道。对

于现代文学而言，现代出版方式和现代传媒都

是重要因素。

同时，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意味着与世界之

间的关系。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是学造船专

业出身的陈季同，他一开始读的就是西学，读书

期间学习了8年法语，法语老师要求学生们读法

国小说和其他法国文学作品。陈季同在法国居

住了16年，身份是驻法大使馆武官，人们称他为

陈季同将军，但他又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化研究工

作。陈季同用法文写过7本书，介绍中国的文学

和文化，这些书近年终于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在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形成了“世界的文学”这样

的观念。陈季同既反抗西方人那种看不起中国

文学、认为中国除了诗就没有文学的偏见，也反

抗士大夫历来鄙视小说、认为它们“不登大雅之

堂”的陈腐观念。他提醒中国同行一定要看到大

时代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一定要参加到“世

界的文学”中去，提倡大规模翻译。《中国现代文

学史》出版之后，大约在1980年下半年到1981

年上半年之间，严家炎发表了《鲁迅小说的历史

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

贡献》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明确提出“现代文

学”是“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

学”这一观点。

在严家炎的学术生涯中，他认为写作最艰

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是《中国现代小说

流派史》，这与其间他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的工作不无关系。《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新中

国以来该学术领域的第一本书，没有其他同类史

籍可供参考借鉴，又要求鲜明的原创性，必须贯

穿作者的发现和识见。书中论述的八个流派都

包含着作者的心血，其中初期乡土派、“革命小

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都是由他命名

的，新感觉派在被埋没几十年后，也被严家炎重

新发掘出来。尽管如此，他并不赞成把研究称作

“划分流派”，因为流派是自然形成的客观存在，

不是人为地主观划出来的，更不应该给作家排座

次。严家炎希望这部小说流派史能表现出不同

流派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状况，从而显示出错综

复杂的立体关系，他一直坚守着从编写《中国现

代文学史》以来的原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最初严家炎写作这部著作的动力来自于60年代

后期编教材时的思考，在1962年举行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上，吴组缃先生发言时说：

“刘呐鸥写的小说我读不懂。”这引起了严家炎的

注意，不久后，他从唐弢那里借来《都市风景线》

来读，才体会到它真的有些特别，于是有了兴趣

对刘呐鸥周围的几位作家进行研究，写就了关于

新感觉派小说的论文。在他看来，新感觉派小说

的主要特点是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半殖民地都

市的病态生活，刻意追求主观感觉印象，对小说

形式技巧花样翻新，建立了一种开掘潜意识、隐

意识的心理分析小说。这个流派尽管在倾向上

有一些问题，但仍不啻为第一个真正在小说领域

把现代主义方法向前推进的独立流派。

正如严家炎所说，他的研究始终是从疑点入

手开始进行，实际上他对“文学现代化”的判断也

是在对一系列现代作家的重读与批评中产生

的。这个问题源自于对鲁迅的重读，他认为“文

学现代化”概念是从二三十年代的郁达夫，40年

代的朱自清和冯雪峰那里提出来的，而自己只是

重新捡起来加以运用而已。除了论述鲁迅小说

的文章，还有《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

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也鲜明地提出了严家炎

对“文学现代化”的理解。在写完为萧军平反的

文章后，严家炎开始研究丁玲作品。他在读《在

医院中》时，连续读了三遍，每次都被主人公陆萍

的改革精神所感动。严家炎认为，《在医院中》正

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揭露小生产思想习气同

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的。丁玲在延安要把

五四启蒙精神引进解放区应该是她的功劳而不

是罪过。严家炎评价她是“充分地受到五四精神

洗礼，用心灵去创作，有独特的思想锋芒，有充沛

的人格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家”。

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但

2001年《复旦大学学报》开辟的专栏仍然引起了

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极大关注。从21世纪向20

世纪回首望去，文学史分期首先要从文学自身的

实际出发，而不是通过简单地根据政治事件进行

划分。比如现代文学只能从“文学革命”算起，而

不是民国；当代文学也不应以新中国的建立作为

分水岭。从1919年起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

间内，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内部一以贯之的规律，

为了避免过于含混、不确切，严家炎主张还是用

“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为好。

而对于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是否已经“逐渐

与五四文学新传统产生距离”，他持保留意见，因

为五四新文学和90年代文学都相当复杂，不宜

过于简化。

如今20世纪已成历史，经济和信息全球化

的21世纪正在到来，严家炎对全球化时代给予

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有忧虑，但不悲观，他

相信全球化可以给文学和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动

力。首先电脑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可以方便

学者们查找资料，学术上封闭、垄断的情况也可

能进一步得以打破。更重要的是，它将促使我们

从深层次上改变过去遗留的某些褊狭观念，让中

国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若干薄弱环节得到

加强和突破。此外，全球化时代也将促使我们更

好地确立大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宽广视角，

改变旧有的中国文学资源只存在于中国本土的

观念，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意识。当然，全

球化时代也对文学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严家炎

认为，信息公开化不等于个人隐私可以毫无顾忌

地公之于众，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并不等于否定共

同价值标准。“全球化进程不仅为我们的学术研

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赋予我们重要使命，那就

是努力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纯洁。”

没有五四，何来金庸

大陆最早对金庸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冯其庸，

80年代中期他就在《中国》上提到了金庸的小

说。1991年，严家炎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

10个月的访问学者，期间大量阅读了金庸的作

品。因为自幼接受各种通俗文学作品，严家炎在

阅读的过程中感到十分有趣。也可以说，他后来

从事金庸研究与他要求将现代文学的含义扩大

到“现代以来的文学”，尤其是应当包含通俗文学

在内的观念与之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严家炎在

通俗文学商业化的问题上有所保留。

在严家炎看来，金庸小说首先是一种有思想

的娱乐品，其次用通俗的文类、通俗的形象写出

了现代的精神，甚至接续了五四文学的传统。比

如在形象上，金庸的《笑傲江湖》用了很多象征手

法，有几个典型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深刻地塑

造了华山派岳不群这样一个伪君子的形象，他的

内涵比左冷禅还要丰富很多。而到了《鹿鼎记》

已经不是武侠小说了，有点浮世绘的味道。韦小

宝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带有反英雄的色彩。金庸

真正要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渗透了对

历史、社会的观察。他自己曾说：“武侠小说本身

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

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

对社会的看法。”严家炎说到：“就连《书剑恩仇

录》这部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处女作也有一些不

平凡的思想闪光。乾隆的皇帝地位，他的种种利

害关系，都决定了陈家洛的天真幻想最终只能是

个悲剧。金庸不是阶级论者，但他对历史的了解

和深刻观察，使他相当成功地写出了陈家洛的悲

剧。”因此，读他的小说，除了能够得到消遣之

外，也能得到思想的启发，感受到正义与邪恶、个

人与历史之间的较量。但他又避免了抽象地讨

论武林人物的正邪，避免空洞地讨论人性的善

恶。金庸重视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他相信“情

节是性格的历史”，坚持从性格出发设计情节，所

以他的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又自然合理。

新旧武侠小说的区别在于观念，传统武侠小

说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嫉仇嗜

杀、热衷仕途、汉族本位、迷信果报乃至于奴才意

识等印记，而金庸作品则对此进行了革新。他小

说中的主人公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这类

封建价值标准，他们的人生观里渗透着个性解

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令狐冲说：“人生在世，

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也不能想，

人家欺到头上还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

及早死了来的爽快。”这正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

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金庸又主张要为

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他赞美乔峰、郭靖“以天

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提出“为国为民，侠之大

者”的思想，强调侠士对国家、社会应负的责

任。金庸是在小说中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中

华各民族关系的第一人，他小说中的一号英雄

乔峰是契丹人，一号美女喀丝丽是回族人，一号

明君康熙是满族人，这些看似巧合，其实在偶然

之中透露出必然。

除了更新武侠小说的精神意旨，金庸也丰富

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中期以后，他的小说由

重视浪漫主义想象转向重视象征寓意。传统武

侠小说一般是浪漫主义的，像鲁迅用表现主义方

法去写《铸剑》是很重大的发展。金庸从《神雕侠

侣》开始，就在小说中增添了不少象征寓意的成

分。绝情谷里的情花就是一例，它象征着多样、

甜蜜又带刺的爱情，它既寓含了杨过和小龙女的

终身相守，也包容了绝情谷主与妻子裘千尺的相

互加害、李莫愁和陆展元的残忍和痴情。在严家

炎看来，最能表现金庸小说象征意味的作品当属

《笑傲江湖》，小说通过五岳剑派与日月神教的较

量，象征性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它

表面上看是一部武侠小说，其实又是一部长篇的

政治寓言。故事没有点明发生在什么朝代，恰恰

更增强了他所概括的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这种感觉，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上，似乎只有卡

夫卡作品方可比拟。”

在语言使用上，严家炎不同意王朔的说法，

他觉得这不能说是一种“死去的语言”，金庸写的

毕竟是古代，他的小说一方面使用的是新文学白

话文，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白话小说语言的长

处，此外近代翻译小说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金庸从小既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

梦》这类古典小说，也喜欢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

枪手》等西方小说，他还喜欢读‘五四’新文学家

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这些作品都成为他广泛

吸收的艺术营养和宝贵资源。在金庸笔下，没

有了侠客们腾云驾雾或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

于百里之外的描写，他的武侠小说大大地被生

活化了。”读金庸小说，读者常常会联想到《庄

子》那样瑰丽恣肆的想象力，也会被其中飞扬灵

动的文学语言所感染。因为古典小说的影响，

金庸很注重节奏的调整与变化，一场紧张厮杀

之后，随机出现光风霁月、燕语呢喃的场面，这

种一张一弛、活泼多变的艺术节奏给读者带来

很大的艺术享受。

严家炎严家炎，，19331933 年年 1111 月月 1414
日出生于上海日出生于上海（（原江苏省宝山原江苏省宝山
县县），），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博士生导
师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
科第二届科第二届、、第三届评议员第三届评议员。。曾曾
任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任中国丁玲研究会会长、、北京北京
市文联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会会长等职研究会会长等职。。

（上接第1版《文学理论批评：在新时代获得新的活力》）
在范玉刚看来，40年来在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同频共振中，正

是理论的变动主轴牵动着文艺批评的神经而呈现出斑斓色彩，生成诸

多独特艺术的中国文艺现象。面对当下的文艺现实，要建构起有新时

代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这一建构更重要

的是要契合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唯如此，才能有效传播中国

主流的价值观，展示中国伟大复兴的形象，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的声

响和色彩。

守正创新，为文学史“放下第一块砖”

周由强表示，真正的理论批评只有守正创新，才能大有可为。守正

创新，“正”特别重要，“正”是基础和前提，是文艺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

上才能实现新的突破。要加强文艺基础理论研究，打磨好基础性的问

题。批评家要大力推荐精品，用作品说话，引领时代风气。要改进文学理

论批评文风，讲真话讲实话最能够感染人。新时代的文艺理论批评要有

思想，思想具有无限的力量，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张莉看来，重建文学批评的信任在今天非常重要，现场批评实际

上难度很高，批评家要对作品给出文学史维度上的考量和判断。文学批

评家就是一种尺度、一种标准，是在文学史上放下“第一块砖的人”。批

评是非常重要的导向，实际上批评家就是在建构文学史。如今各类文学

榜单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纯文学的雅正的标准，这个标准首先

对今天的批评和创作有引导意义，另外也要对整个文学史负责。每一段

文学史都不是自然形成的，是每个阶段文学批评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木叶在和一些作家交流时发现，他们比较反感批评家用西方理论

嵌套作品，将作品以拼贴方式纳入到某种轨迹进行阐释。因而自己也在

反思，文学批评如何展示自己的文体和样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古典

还是现代，我一直努力尝试将文学理论作为一种元素融入文本之中，让

它成为独立的可运用的资源，具有自己的文本属性和主体性，而不是生

硬的教条准则。”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身就是美的创造，其中蕴含的

思想独特性是非常珍贵的文学品质。

（上接第1版《我的文学随想》）
当然，回首四十年的文学发展，也并非一马平川。有时

热浪滚滚，有时相对平静；或者时而受抬举，时而被冷落；或

者在这个地区受到重视，换个地区却遭到忽略。文学的荣光

与尴尬，外部原因固然复杂纷纭，但如果从作家自身反省的

话，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内心的平衡。四十年的文坛，实际上

让作家经历一场考试，也给予作家一个平台，表演聪明与才

华，展示格调和气质，体现心地及人品。而这个表演、展示、

体现的过程，必然有高下之分，有雅俗之分，有上帝点头和

发笑之分，有读者喜欢和厌恶之分。我的意思是，文学的进

步，除了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更关键的，还取决于文坛从业

者们的自身状态。

事实上，四十年来，怀抱着各种理想的人们，跻身于叫

人惊喜交加的文坛，多数出于内心表达的冲动，有的为了获

取职业的尊荣，有的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文学马拉松跑到

后来，有的半途退场，有的坚持至今。当然不可一概而论，有

的退场仍然令人尊敬，有的坚持则属于勉为其难。

文学通常表现为有众多读者的参与。但写作自身，一定

应归类为独自做事。你如果追逐热闹，哪儿人多奔哪儿去，

个体劳动就必然变质为呼朋引类。比如，拿深入生活来说，

采用前呼后拥的方式、浮光掠影的方式，就往往造成你的身

子到了边远的城市、偏僻的乡镇，你的感觉可能还留在你的

长居之地。你看到的、听到的，都会是同一模板里出来的百

城一面、千镇一貌，都会是除套话之外，当代人共有的急功

近利，同样焦虑的房子、车子、票子。而轻而易举地，就会忽

略掉各个地方依然具有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我以自身的体会想说，一些错觉的产生，可能恰恰正因

为同行者太多，人多嘴杂制造了并不需要的热闹。试试让自

己少去些喧嚣场合，安静下来，就可能写好琐碎的家常日

子，写好曲折的精神历程，写好多元的“自我”审美。如此省

悟之后，那些熟悉的人、陌生的人，贫贱的人、富贵的人，如

何一天天走来，如何一年年变化，就可能在你的笔下，呈现

出真实的丰富与新奇。

三四十年前，大多数作家还没有自己的书房。但不分

时间、地点的阅读，使人们尽情领略到书中的大千世界。而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提倡读书、组织读书的活动如

雨后春笋。但事实上，读书已变得日益奢侈，甚至仅仅成为

一种让人观赏的“项目”。如果没有坐拥书城的架势，没有

咖啡、没有茶，没有绿色植物、没有工艺摆件，没有背景音

乐，读书似乎很难进行下去了。在国营书店日趋萎缩的状

况下，不少民营书店已经沙龙化。将一本书一行一行地读

进眼睛里，一页一页地读进脑子里，已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

情。这是文学碰到的新问题。我一个朋友曾说过：“你只有

读，你才会写；你只有写，你才会读。”可见，阅读是文学的前

提，也是文学的基础。提倡行之有效的阅读，应是文学发展

的重要一环。

回想自己四十年的文学岁月，我从来都只是想做一个

尽可能称职的文学劳动者，心无旁骛地读书、写作。我不关

心论争，论争常常耗费时间。不理睬闲言碎语，因我没有应

对的能力。种种不良惰性，反倒使自己产生一种宁静的生活

满足。也因此有心情、有闲暇，让思路飞翔，去关注古代的人

与事，去亲近现代的人与事，去体察国外的人与事，去拥抱

当代的人与事。然后把这些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经由数

十家出版机构的帮助，成为八十多种不同封面的图书。再经

由无数读者慷慨的购买，转化为我继续写作的动力。数十载

文学经历，虽然平淡而乏善可陈，但恰恰是从切身感受出

发，对中国文学宽容的四十年，我要送上真心诚意的感谢。

我是一个从来就缺乏深度思考的人，但持有一个坚定的信

念，这就是，已经完结的四十年文学实践，必将在中国文学

及世界文学的史册里，留下空前绝后的记载。

本报讯 由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

究中心、绍兴市越文化研究会主办，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大禹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唐诗研

究所承办的“唐诗之路与绍兴文化产业开发”高峰论坛

日前在浙江绍兴举行。来自全国40多个高校和科研单

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绍兴唐诗之路的历史与当

代价值”“唐代诗人、文献、作品在绍兴的关系与传承”

“唐诗之路与绍兴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保护和利用”等

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为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变

为现代社会发展的资源与动力提出了建议。（绍 闻）

专家学者研讨
浙东唐诗之路的当代价值


